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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梅瑟的使命在乃波山壯麗地結束了。如同我們在《申命紀》中看到的：梅瑟受天主的召喚引領民眾逃離奴役之地埃及，輾轉來到許諾之地的大門前。人民面對著這片沃土以及自己的新領袖：若蘇厄、第一個耶穌－在希伯來文中若蘇厄和耶穌是同一個名字－正是他帶領以色列民眾踏上了許諾之地。





游牧的民族





我們在這裡談的其實還夠不上一個民族。事實上，跟隨梅瑟穿越沙漠的只是幾個家族而已，後來在聖地卡德士巴爾乃亞他們遇到了新的族群，人數才有所增加。然而這些族群卻是特殊的，人員雖少，但他們的宗教經驗將會與沒有離開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共同分享，成為他們共同的精神遺產。


面對著生活在城鎮中、在周圍土地上耕作的迦南人，以色列人開始慢慢覺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不同。雅威天主曾在西乃山默示自己的旨意，祂多次行奇跡幫助以色列民眾逃離了埃及；祂又與這個遊牧民族立下了盟約，把這片土地許諾給自己的子民。從此他們是祂的選民，祂是這民眾的唯一天主。正是在若蘇厄和民長的時代，以色列民眾開始作為天主的子民而生活。


雖然這個遊牧民族沐浴著雅威的恩澤和甘露，他們卻無法不羡慕周圍的迦南人。就文化的深度而言，大約公元前二千至一千年的這段時間，無疑是巴勒斯坦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迦南人的城鎮中已經有了城堡、聖殿和以杉樹鑲邊、以象牙嵌飾的王宮，比較起來遊牧民族就顯得寒酸多了。這樣的對比同樣也表現在宗教生活中：城鎮中的迦南人在那些連聖殿都沒有的以色列民族面前，大肆舉行慶典和各種宗教儀式。


《若蘇厄》、《民長紀》、《撒慕爾》和《列王紀》向我們描繪了迦南文化是多麼優越，又是多麼容易對客居那裡的以色列產生巨大影響。以色列各部落被迦南的燦爛文化吸引，拋棄了自己的習俗和信仰，接受了他們的禮拜儀式，先知們不斷地提醒人們要記住盟約、要忠誠於雅威。





徵服的真相





這個時期經文所描繪的持久衝突，正是發生在受迦南文化誘惑的以色列。


民眾和他們倡導忠實不苟的領袖之間的衝突。此書敘述了以色列的新領袖若蘇厄如何引領子民有系統有步驟地徵服聖地，然而史實卻與此大有出入。


城鎮居民和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兩者必須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衝突就無可避免。時而迦南人佔優勢，時而以色列人佔上風。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地，以色列部落用自己的律法侵入到迦南文化中。到了撒烏耳時代，曾為遊牧民族的以色列人成了這片土地的新主人，達味和所羅門更鞏固了這種局勢。


創造歷史的是那些活躍的少數人：當我們談到教會和教會對世界的影響時，大多是指少數真正有信德的信徒們。若蘇厄後幾百年的先知們，在收集編寫有關「徵服」的故事時，已顯示出他們所記載的並不是確切完整的歷史。我們盡可以受此書的徵服氣概和勝利的喜悅感染，卻不要為之所影響，以為若蘇厄和整個以色列都贏得了勝利。若蘇厄書敘述的只是組成浩蕩歷史之河的小事件。











$ 1.1 書中的英雄人物自然是若蘇厄、農之子、梅瑟的繼承人（申34:9）。這裡敘述的「征服聖地」的故事給人一種鮮明的印象：若蘇厄是這場聖戰的總指揮。（若蘇厄與耶穌，這兩個名字的意思是「雅威救贖」。）若蘇厄是耶穌的先驅：他領導了天主的子民踏上許諾之地，找到了安息。若蘇厄是耶穌的預像，正如希伯來書中提及的（希4:8）。


雅威對若蘇厄說：我們不要望文生義，這只是說若蘇厄如此行動，是為了實現天主的計劃。正像后來出現的眾多先知一樣，若蘇厄以「天主僕人」的姿態出現，日思夜想祂的聖言（詠1:2） 。因而早期教會提及耶穌時,自會聯想到聖經中最早的一個先知形象：「天主聖僕」（宗3:13；3:16；4:27；4:30）。


凡是你們足跡所到的地方，我必賜給你們 我們應以這種姿態來期許天主的恩澤。祂不是為我們做事，而是希望我們作出必要的努力。一旦以色列征服了雅威賜給他們的土地，土地將會屬于他們。


人們常責備宗教界人士對社會難題漠不關心，更不獻身于公益事業。不錯，福音書並沒有提到對世俗的征服。從聖經的歷史中我們知道，只有努力奮鬥奪取自己土地的民族才知道怎樣認識自己的特性，並把這種特性加以轉變來創造自己的文化，只有這樣的民族才能對福音有深刻的理解。教會從經驗中得知，福音精神必須和人類自身的成長經驗緊密結合。


$ 2.1 一個妓女接待了若蘇厄的探子。為了報答，他們承諾會饒了她和她全家人的性命。耶里哥的大牆早在百年前就已毀壞，但新居民定居在城內，也沒費心去修建城牆。我們可以想像所有的人聚集在同樣是碎瓦礫建造的房內的情景。


這個小事件具有象征意義。本書的作者藉辣哈布之口說出了對雅威的信仰：永生的天主會將該國整個交付給希伯來人。辣哈布將因此信仰而得到救贖。


猶太傳統將辣哈布視為達味王的祖先，而福音書則在耶穌的族譜中提到她（瑪1:5）。


$ 3.1 約旦河不總是以色列的邊界：得依戰勝還是戰敗而定，以色列或擁有約旦河以東的土地，或喪失以西的土地。但是人們一直把約旦河看成是天主子民許地的邊界。因而早已在河東定居下來的勒烏本和加得這兩個部族聽從了梅瑟和若蘇厄的勸告，和其他以色列人一起渡過了約旦河：只有這樣他們才算真正成了許地的繼承人。因而在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傳統上，若蘇厄領導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


這一次的渡河就像跨過紅海一樣，唯有天主扮演了主要角色。當抬著有「雅威光榮」之約櫃的人碰到河水時，河水便停止了流動。一旦抬櫃人走出河，河水又開始流動。


安息在祂的約櫃上的天主掌管著開關許地大門的特權（默3:7）。同樣，聖經的新約櫃－耶穌，充滿聖神（哥2:9），將走入約旦河，打開承諾之地的大門。這次橫渡約旦河可以和過紅海聯繫起來，是天主子民的信德洗禮。隨著書中的敘述，我們會發現這並不是一本若蘇厄征服土地的軍事記錄，而是一部禮儀的書。我們清楚地看見了天主的參與和庇護：祂依照子民的忠實程度來降福。在本書的結尾，天主邀請祂的子民對他們的信德做莊嚴的表白（蘇24）。像書中的若蘇厄一樣，教會常提醒我們要不斷鞏固更新我們的信德，使其根深葉茂：不管是在受洗時，還是在復活慶典的禮儀上，我們都是在重溫基督徒悠久的傳統。


水靜止不動，像堤岸一樣  1267年，約旦河谷中比耶里哥更向北的地帶發生過山崩，使得河床干涸，幾小時后激流沖走了堵塞物，河水又恢復了正常。很可能類似的自然事件幫了若蘇厄的忙，以色列人跨過河流，沒弄濕腳就進入了許諾之地。若蘇厄和他民眾期待天主為他們打開通道，這正是奇跡發生的原因。天主常使用自然現象來實踐看似不可能的承諾。


這些石頭對你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這紀念碑和這節日有什么意義？這樣的疑問，雅威總是用幫助衪子民的具體行動來回答。對以色列民族來說，他們的信德是通過許多這樣的事件來逐漸加固的。以色列人對宗教並沒有深入的理解，但他們土地上的每一處都在提醒他們：天主是他們的救主。


若蘇厄將營地駐紮在基耳加耳，組織發起進攻；每次戰勝后，他又在迦南軍隊重新集合以前明智地返回基耳加耳。


很明顯，作者和編者把幾段不相吻合的段落組織在一起。到底他們把十二塊石碑放在營帳內（4:3）？還是放在約旦河岸呢（4:9）？其實這並不重要。事實上很可能在若蘇厄和以色列人到達之前，就有人把石頭放在那裡了。因這原是本地人禮拜朝聖之地。征服聖地之后，司祭們賦予了它們合乎自己信德的宗教意義，如出12:15所示。


$ 5.1 第一次紮營后，若蘇厄的民眾舉行了割禮，慶祝他們最初的宗教儀式（見創17:10）。對以色列人來說，割禮是一個進入宗教團體的標誌。為了堅持這項義務並解釋其含義，書中提到所有的男人都行割禮以進入聖地。


從那天起,他們就開始食用該地的產物了（11節）。請參看出16有關瑪納及其傳說的解釋。


這件事展示了一個新紀元。在此之前，以色列民眾具有的還只是一群遊牧民族的宗教經驗。然而聖地征戰結束后，以色列人面對新的生活環境，必須學會怎樣適應。他們必須由遊牧民族向農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轉變，同時轉變的還有他們的宗教習慣。這種適應一直持續到達味時代。經文進一步指出：以色列民族長途跋涉踏上許地的征程在此結束了。民眾現已進入了這片許地。瑪納不再從天而降了，人們只有以當地的水果來充飢。這正像人類最終到達天父和祂和王國之時，教會將不再提供旅程的食糧－人類不再借助聖祭中的聖體聖血與天主融合－他們將親身與祂永在。


$ 6.1 聖地的征戰是從耶里哥城的陷落開始的。耶里哥城被「毀滅」，也就是為天主隔絕。選民們放棄了所有的戰利品，將所有的擄獲品獻入雅威的寶庫，並且殺死了所有的生靈。他們沒有把動物據為己有，也沒有強迫被俘的人做奴隸。「毀滅」后來指受天主詛咒的人（見羅9:3）。許多民族都有這樣的習俗。以色列人毀滅了迦南人的一切，從此免除了自己仿效迦南人習俗及物質觀念的可能性。


現代讀者會對這樣的事件感到震驚：天主怎么會鼓勵人們去發動這樣的戰爭呢？若蘇厄又怎么會以屠城、包括嬰兒來取悅天主呢？


我們必須牢記一個事實：書中所描繪的事件和作者寫下此書並不是在同一時代。


許地征戰約發生在公元前13世紀。我們很難了解如此遠古時代的人的心態。在那時的迦南，有燒殺嬰兒以祭獻神明的習俗。在亞述，則有將犯人活活剝皮之事。像世界上其它的遊牧民族一樣，以色列人靠著強力暴行征服了巴勒斯坦。天主開始引導祂的子民，但不能從一開始便期望他們已懂得「人道」和「文明」。充滿了血腥味的勝利是塑造民族意識的一步。從這種角度看，我們就不能用和平之名來鄙視過去戰爭中的英雄。


再者，本書寫作的時間在公元前七世紀。地點是在為強鄰所包圍而試圖在其中尋求和平的猶大王國。因此，對于過去的勝利和屠殺的描寫是被誇大了（比較該事件同期的人寫的撒下12:31以及四百年后人所寫的編上20:2）。作者只是想向他同時代的人表示：既然天主與他們同在，他們就沒有什么好怕的。作者藉著想像，誇大過去在迦南的大屠殺來向他的同胞說：不要採用任何外邦的習俗，而要保持以色列信仰的聖源。聖經以這些血腥的例子，給我們上了一課：既然天主的子民是世界唯一的希望，為了保持這個民族的純潔，任何犧牲都是值得的。


同樣的，當我們讀到：「雅威下令若蘇厄執行毀滅法」時，我們不要把這一點想成是天主特殊的干預（見創16之注釋）。這些話只是意味著若蘇厄決心宣布並履行毀滅法，如此可使以色列免于偶像崇拜，因為偶像崇拜更不符合天主的計劃。但是當以色列人這么做的時候，還是一個不知道生命價值的民族。


要分清楚這故事當中哪一部分是真實的是有所困難的：請參見若蘇厄書2:1之注釋。


$ 7.1 所有的戰利品都受到「毀滅法」的處置，也就是說，這一切都獻給了天主。這些戰利品無論是被燒掉，或是存在聖殿的寶庫中，都是要獻給天主的。亞干竊取了屬于天主的東西，按遠古人民的說法和認識，他是當受詛咒的。這詛咒緊緊隨著他和他的整個家庭。或許讀這段經文能使我們反思：一旦我們決定將自己的時間和個人獻給天主，我們應該如何慎重地對待這個許諾。


$ 8.31 在舍根訂立盟約有何意義？事實上，作者是用了虛構誇張的手法，描寫十二個支派共同聚居在埃及，他們和梅瑟一同出離，而且所有的支派都和他一同到達許諾之地。這也是后來聖經作者的特別用意。實際上，出埃及的整個歷史只是少數人群在梅瑟的領導下，獲得了自由和解救，並且擁有了和救主會面的重要經驗。后來，他們在卡德士綠洲遇見了也在埃及居住過的其他希伯來團體，而這些人也接受了他們的信仰，見出谷紀地圖中的注釋。


最后他們定居在巴勒斯坦，和已經居住在迦南之中的同種族的其他支派聯合起來了。以色列民眾在那時第一次成為一個由十二支支派組成的民族。在其中最重要的支派是厄弗辣因和默納協支派。后來，猶大支派在南部發展起來。猶大支派是由不同的群體組成的，特別是加肋布人（民1:12；戶13:30）和刻尼人（民1:16）。


最后一點，舍根的盟約訂立可能是發生在他們都接受了梅瑟的信仰和誡命之后。


$ 10.1 對那些將聖經上的每一件事都按字面解釋的人來說，基貝紅的太陽會令他們大惑不解。


有的人把那一神奇的時刻想像成太陽在空中靜止不動了。后來，人們了解到，在太陽系中，是地球圍繞著太陽轉，於是人們又把這一時刻想像成地球的靜止不動。但這種解釋也說不通，因為一旦地球突然靜止不動，將會引起整個地球的毀滅。


因此，我們只能認為聖經用了詩的語言來描寫這事件，《正義之書》以及詩人總是通過想像來表達，而不像史學家或科學家那樣。因此，他們可能只想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日子。


$ 11.1 章描述若蘇厄在巴勒斯坦北方打了勝仗。若蘇厄攻陷了哈祚爾，當時哈祚爾有四萬居民，可算是一個大城巿了。我們從文中得到的印象是他徵服了整個地區。但13-19章則告訴我們，每個支派必須以一連串的個別行動來徵服一部份的土地。


$ 13.1 若蘇厄將土地分配給十二支派。


如同我們在出12:38中讀到的，有好幾個不同的民族一同離開埃及。在巴勒斯坦，有其他人加入他們的行列（見蘇8:33）。他們並不是屬於同一種族，也不是關係緊密的團體，而且可以肯定，他們還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但是他們已經是由力量不均的十二個支派所組成的團體，其中有兩個支派佔有重要的地位：北方是厄弗辣因，南方則是猶大。


在遊牧民族之中，每一個支派的成員都說自己是其支派祖先的後裔，他們繼承了過去享有盛名的祖先之名號。同樣地，以色列人也認為他們是雅各伯－以色列的後裔，每一個支派都認為自己是來自他們祖先雅各伯的子孫，他們是從他那兒接受了以色列的名號的。


事實上，他們總共有十三個支派，而不是十二個。試將創35:23中雅各伯兒子的名單和本書中所列的十二個支派加以比較。在兩份名單中共同出現的名字有：勒烏本、西默盎、依撒加爾、則步隆、丹、納斐塔里、加得、阿協爾和本雅明。但是「若瑟之家」形成了兩個支派：厄弗辣因和默納協（蘇16:4）。因此，如果把肋未支派也算進去的話，總數應有十三。但是肋未族人是由傳統上世代獻身於宗教的家庭所組成的，而且他們並沒有自己的土地（蘇21:10）。因此，當若蘇厄在分配土地的時候，又回復了十二這個數字。


他們以抽籤的方式來分配土地。他們從中得到的教訓是：許地乃天主的恩賜（詠16使用了相同的意像）。每個支派接受一份非被他們所選的土地，而且現在他們必須徵服該地，變為己有。我們每個人在生命中也都接受了天主所賜予的部份,因此我們必須像十二支派接受「他們繼承的一份」一樣來接受自己的這一份。然後我們必須像他們一樣，信任天主為我們所安排的使命並勇敢地完成祂。


$ 22.1 居於約旦河東的支派的情形是不明確的：他們是在以約旦河為界的許地之外（蘇3）。22章向我們肯定和証明了：在各地建立聖所期間，超越約旦河界的支派要求歸屬以色列的呼聲是正當合法的。一直到公元前七世紀末，才規定只能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內供奉犧牲。


$ 24.1 在若蘇厄去世時，以色列人已經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山地和平原。他們既安於和平的滲透，也信奉徵服的舉動。尤為重要的是，他們已察覺到了彼此共同的命運。


這十二支派聚集在巴勒斯坦中部的舍根：若瑟支派就是建基於此，他們比其他支派更努力勤勉地保存了對梅瑟的記憶。就在此處他們重訂梅瑟盟約（見出24和申命紀的最後幾章）。


若蘇厄在回憶了雅威站在以色列的這一邊所作的干預後，邀請會眾選擇雅威，拒絕異教神祗。盟約的律法被寫了下來。


若蘇厄去世後，也就是在民長時代的黑暗時期，對舍根盟約的回憶會成為團結和對雅威忠信的鼓舞。





